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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作
者的话说，“是我从内心深处
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
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
归于永恒的平静”。齐教授了
却心愿，获得宁静的心绪，而
此书入读者之眼，却搅起千万
人的心中波澜，有太多的回
响。《洄澜：相逢巨流河》一书，
即为这回响的汇集了，其间有
评论、访谈、来函等，既是回音
壁的意思，亦在某种程度上构
成互文的微妙关系。

《巨流河》引起的“洄澜”，
有来自台湾，也有来自大陆，
若两相比较，会极有意味。

台湾的评论，如陈文茜
说，“齐邦媛女士‘巨流成河’
与过往 20 世纪 50 年代巨著
型回忆录最大的差异，在于她
谈的不尽是一段远离故乡的
回忆，她来台湾时够年轻也够
老，记录那个混乱大迁徙年代
的点点滴滴。这些历史，在近
代台湾史的撰述中，完全被忽
略”，落脚点在近代台湾史。单
德兴的《台湾文学的国际推
手》、林博文的《齐家父女的台
湾经验》，自题目看即一目了
然。而张作锦的《齐邦媛的书

孙运璿的车》谈台湾的铁路
电气化，封翁的《邮车真好》谈
邮政服务，更是极为专门化
了。

大陆的评论，如黄艾禾
说，“齐先生的文学修养与个
人品性，让她把这种国家大背

景下的个人史写得如此平和，
如此典雅，又如此缠绵——— 特
别是那份典雅，在我们这边已
经失却多年了。齐邦媛或许是
想告诉台湾的读者：我们的生
命之根与文化之源都在大陆，
那是源远流长的一条长河；而
我们身在大陆的读者，却从中
读出，她的历史，他们的历史，
其实也是我们的历史”，落脚
点在“一条长河”。而卢跃刚读
到齐邦媛留在内地的同学鲁
巧珍弥留之际的倾诉，“你到
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
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不仅
潸然。

在访谈中，侧重点也是有
所不同。如台湾《中国时报》所
做访问的附记乃《铁汉挺民主

康宁祥谢师恩》与《外销台
湾文学 “译”马当先推动》，
而作家简媜写的访问记是从
生活细微之处、所想所感等
入手，得到一个更为私人化
的齐邦媛。大陆的媒体采访，
问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
题，未见台湾媒体的关注，而

“大陆开始炼钢铁，台湾开始
有留学生去美国，台湾那段
时间出了许多科学家，受教
育，维持基本的伦理。那时我
还跟别人说，我们的小孩没
有变坏。（后来我们的小孩也

‘现代化’了）”，这样的比较，
更为显豁地现出分别。齐邦
媛还谈起朱光潜先生，“在乐
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

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
什么样子，不能想象他后来
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化是
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他出
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
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
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
多的侮辱，一再地解释或者
否定自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
难过的事”。这样的话语更是
有感而发了。

齐邦媛曾对电话那端的
记者说：“台湾的年轻人都喜
欢那些热热闹闹的书，不知道
大陆怎样。”闻此言，我们也不
由得暗自说声惭愧，因为情形
并不容乐观。不过，巨流河仍
然在流淌，《巨流河》仍有人在
阅读，总是好的。

《斯人已远》这本书是通过
周立波的长孙女周仰之之手，
以家族采访的形式，将 1930 年
至 1970年间的国民生活展现在
读者眼前。她此前创作的《我的
祖父周立波：人间事都付与流
风》写到很多关于周立波的生
前往事，包括创作《暴风骤雨》

《山乡巨变》等作品的前后经
历，而在《斯人已远》中则统摄
了周家人、徐家人及辐射周边
人员，形成了一幅众生相的画
卷。

书中对周立波和周扬二
人志同道合的友谊花了不少
笔墨，讲到周立波之前的名字
为周绍仪，因被周扬的革命热
情感染，从湖南益阳前往上
海，一方面通过自学英语翻译
外国文学来维持生计，另一方
面也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

两人患难之交至少从两
个方面可以看出。当周立波找
不到工作时，周扬努力介绍翻
译工作给他，两人合力完成一
些译作，可见还未正式走上革
命道路时，两人的情谊还是建
立于共同的文艺情结；另一方
面，当周立波参加“飞行集会”
被捕后，周扬花费各种努力去
托人释放周立波，看尽不少人
脸色，最终花大价钱才将他保
释出来，这也是二人革命情谊
得以加固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作者身为周立
波的长孙女，她有必要谈到周
立波和家人的关系，他的婚
姻，以及处于他原来婚姻关系
上的人物，那就是她的祖母姚
芷青。姚芷青勤奋能干，人缘

极好，虽然文化并不高，但有
一颗处事能力极强的心，还曾
当过地方上的法官。芷青对于
一些离婚案或家庭矛盾的案
子亦有自己的一套断案原则，
虽说与当今极严苛的法律制
度有一定抵触，凭着女性独有
的慈爱和怜悯特性去判断一
场纠纷，本身是有问题的，但
能够以此作为契机使坏事变
好，使冷冰冰的制度变为一场
人性而体贴的化解，实际上也
是为当时并不完善的法制锦
上添花。

芷青的这种人缘体现于
她对自己婚姻失败的认命，体
现于她没有沉沦于既定命运
的悲哀漩涡，而是一如既往教
子育人，以一份女性的大爱去
包容所有人，也以此去感化身
边人。作者从自己祖母身上看
到这些，对祖父周立波的见异
思迁其实也有一点怨言，这从
其拒绝参加祖父葬礼的事情
中可以看出，她在情感上对祖
母的处事和立场更为附和。而
芷青的这种原配命运，在民国
时期尤其普遍，很多从封建制
度阴影下走出来的文人政客，
在大时代、文明化进程中充当
着家族牺牲品，不惟他们如此，
他们的另一半忍受着包办婚姻
遗留的罪果，无论在身体还是
内心，都封闭于其间紧紧自缚
不得开解。这是社会动荡、人心
变迁造成的一种后果，追求进
步以牺牲落后思想作为沉重代
价。作者作为女性，尤其是去国
20 余年的现代女性，她眼中的
祖母形象虽然有一点晦暗，却

依然形成了一个时代进程中无
法避免的符号，个中滋味，颇为
复杂。

诚如作者所言，“在人人
都谈论股票投资、高科技等话
题的硅谷重镇，书写已经过去
了几十年的斯人斯事，还真的
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若
不是有文字内容的记述，单纯
让你看这些过去的旧相片，谁
还有兴趣停留在过去？

难能可贵的是，像作者这
种私人化的历史写作，因为通
过口述记录，有很多国民生活
的印迹，就像陈存仁的一些作
品，让人在其创作目的之下，
潜移默化中接收到当时的市
井文化。此书也是，可以看到
当时上海街头小巷国民的生
活情态。

很多事是来不及说的，记
录才是最保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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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澜：相逢巨流河》
齐邦媛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斯人已远》
周仰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阅读生活存在两种相反趋向

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活，会发现存在两种
极端相反的趋向。

一种趋向，是追求严肃阅读、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
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
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长成，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
效方式。这在十多年来中国报刊、网络中大量出现的书
评版面、空间，以及年度好书评选(甚至年度失望之书
也是其表现形式)，以及所涌现的书评人群体和大量存
在于学校、民间的各种类型读书会中都有体现。

阅读既是汲取新知，砥砺情操，同时也是形成横
向的知识共同体，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相互慰藉。比如
这些年相继出现的有关前东欧、苏联和纳粹时期的德
国的历史书籍，就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阅读文化现象，
包括《第三帝国的语言》、《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弯曲的脊梁》、《耳语者》、《天鹅绒监狱》、《被淹没与被
拯救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布达佩斯往事》
等，都属这一系列。这些以严肃和深刻为特点的作品，
折射出对 20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反思。

另外一种趋向，则是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
(包括各种论坛、博客、微博、人人网、微信等)，中国人的
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阅读指
向了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这也正是这个所谓大数据
时代强调“信息抓取能力”的体现。

以新媒体为平台的阅读，往往更追求即时而显著
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
果。而日常生活世界的高度浓缩化和快节奏化，生活
压力和工作压力的爆棚式增长，以及娱乐生活的极度
多样化，都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弥漫着
一种“系统性的焦虑”，而依赖于网络资讯与文本的

“悦读”就承载了排解焦虑感和无聊感的心灵功能。

电子化形式对严肃阅读有“敌意”

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的最大区别就是前
者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其实这种
状况其来有自，自晚清经典逐渐淡出读书人的生活世
界，慢慢地就是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小册子或者一
些口号式的政治读物在抓取青年人的心灵。只是到了
这个“阅读是平的”网络阅读时代，在传统中国所形成
的经史子集等严肃的等级化（指精神趣味等）秩序荡
然无存，每个人都变成自我决断阅读趣味的个体。

经常有学生对我说，每每在手机上读书或文章，都
被一种潜在的焦虑所强迫，总是忍不住地“触摸”与“滑
动”，对阅读效率的追求压制了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
成(自然这在商家那里就成了一种“食指经济”)。面对稍
微严肃的内容，总是觉得有一点抵触甚至腻烦。

在手机阅读中，阅读成了一种追求显示度的“文
化竞赛”，展示谁能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和
文章，以及转发的数量与品质，其实质是被一种炫耀
性和攀比心所左右。阅读本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
性与深度的潜沉，可这里的带有强烈消费主义性质的
阅读，却似乎在将阅读者推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

严肃阅读是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

严肃阅读绝不仅是私人偏好，也关涉一个民族共
同体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
滋养。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
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依赖于个
人的低幼化、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
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
犬儒主义的内在结合。

何为严肃阅读？“严肃”首先指阅读选取文本是严
肃而真诚的，不恶搞，也不戏说，更不是在商业利益的
精致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同时，“严肃”也指阅
读方式的极为严肃，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对阅
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
颠覆)。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经典，在中国曾
热极一时，但很多人以“资治通鉴之心”阅读此书，将
其从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抽取出来，抽象地谈论改
革与变迁的可能性及其社会影响，这无疑是对严肃作
品的矮化和极度简化。如果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研究专
家崇明教授的《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就
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严肃阅读，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
回到历史语境来阐释其在自由理念(贵族或精英)与民
主(平等)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和解决之道。

非严肃的阅读自然也有愉悦感，可这是一种类似
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愉悦，来去皆匆匆。而需要严肃
思考的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
智性上的欢愉。比如，王汎森、赵园、杨国强、卜正民、孔
飞力等关心明清知识分子的学者著作，显然是必须严
肃对待的，这些一流学者作品所带来的“洞见”与“史
识”远非时下流行读物所可比拟。

也许会有读者质疑：曾经的阅读构成了相对稳定
的“三观”，让我从零开始用严肃方式阅读严肃作品，还
要追求严肃的目标，这并非追求幸福，而是拥抱痛苦，
甚至会摧毁“三观”，导致人生变成一地鸡毛。这其实又
返回究竟为何阅读之题。阅读的首要目标究竟是追寻
当下的快感，还是丰富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并进
一步滋养自我心灵、锤炼思想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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